	課程名稱
	現代德國散文選讀 

(Lektüre moderner deutscher Prosa － Holocaust Literatur)

	教師
	葉聯娟老師

	日期/上課地點
	LB208

	記錄者
	張美娥489210505、李高雅489210555


上課內容：

◎散文體

◎【Arbeit macht frei】至【Appellstehen】

綱要：
Prosa---散文體

· 短篇故事---Damals war es Friedlich(由小主題引出內容)

★ 自傳式---Vom KZ ins Kloster(回憶錄)

★ 日記型式---Das Tagebuch von Anne Frank(由日期引導，連續片段的回憶錄)

★ 長篇小說---Der 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

【Arbeit macht frei】

就像在Auschwitz，在Ravensbrück的入口處也座立著這樣的標語“工作就可得到自由”。對於那些囚犯而言，這些標語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呢？

1933年暨希特勒政權接管及國會縱火案後，在德國掀起一股逮捕浪潮。

1934年五月，在蓋世太保的行動之下，德國已經建造了七個常態性的集中營區，而這些之中較有名的就是Dachau和Oranienburg。

1942年剝削勞力及殲滅成為另一項目的，標語變成“透過工作來使他們毀滅”。在戰爭的過程中，尤其是在德國軍隊上軍事的失利後，在軍備企業中所需的工作者增加，由於所有的德國男人皆被送上戰場前線，因此決定將有工作能力的戰俘及集中營裡的囚犯送去軍備工廠。

1944年軍備工廠的勞力主要是女性囚犯，若是她們沒有達到預期中的工作量的話，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(像是抽走糧食、罰站、拘禁、更糟的情況是送到刑罰區。

集中營裡的囚犯要自行建造營區，還得不斷地擴建。

【Als “Verfügbare”】

在Ravensbrück營區中的SS看管人都是受過訓練的，他們是屬於最極端的納粹，根據他們的內在態度，他們是願意無條件效忠希特勒及其命令的。他們相當毫無顧忌地折磨所謂沒有價值的人。

有大約3500個看守人在Ravensbrück被訓練而成。而所有的訓練結束後，他們成為SS的成員。他們是希特勒絕對效忠者，必須簽署應盡的義務，若怠忽職守則必須受處罰。

她們穿著統一的制服，一件灰色的西裝上衣，一件褲裙，黑色的高統靴及戴著一頂小便帽，帶隻小獵犬去追趕那些稍稍獲得喘息機會及工作很慢的婦女。

在所有女看管人的馬靴上都有馬刺，這些馬刺使她們在給那些囚犯狠狠的一腳時，就在她們的小腿肚及後腳跟上留下撕裂傷。

不只是她們的態度很殘忍，她們的外表也是如此，穿著制服的她們看起來像是墨綠色的動物，仇恨、敵意、殘暴是她們的主要特徵，但，她們也有心理上的恐懼，表現著她們良心的不安，害怕每一個同事，因為嫉妒及不信任使SS看管人彼此合不來。

記得有次，有個從外國寄到Ravensbrück要給囚犯們的紅十字包裹，SS的看管人在我們集合的時候，當眾打開包裹，並在我們面前把那些美好的食物吃完，但卻半強迫我們簽下收據─而我們卻完全沒有得到裡面的任何東西。

集中營裡不人道的方式，將所有的囚犯視為低等的人類，也使得這些管理者們變成了人形野獸。

【Trost und Aufmunterung】

擁有所有物是被禁止的。但是我的十字架及祈禱書總是很幸運的逃過這檢查行動。擁有這些宗教物品讓我加強心中的信念及反抗的力量，而它們醫直陪著我走向死亡及回家那條漫長的路。

我們每天都能感受到不同形式上的毀滅，但仍有幾個小時，我們能夠忘掉所有的事，就是當那些學者、藝術家、自然科學家、丑角還有來自不同國的婦女們，展現她們的才能及本事時。這有時會在臥室中偷偷進行，或者是營長們冒著生命危險允許的“多采多姿的下午”，特別是空襲警報時，所有的男女看管人都在找尋一個藏身之處時，我們就可以得到暫時小小的慰藉。

【Weihnachten im KZ】

1944年的聖誕節是我在集中營過的第二個聖誕節。我們在集中營中得到特別的禮物，就是二天的罰站、禁食、鳴笛聲、不停的行軍、狗吠聲、被踢。是呀！這就是那些充滿仇恨的SS最棒的創意了！

許多人的聖誕願望被實現了─死亡。死亡不是可以通往永生的大路嗎？所有在節日中去世的人─就是那些自己跑去通了電的鐵絲網自殺，然後被別人用一根常常的棍子勾下，存放在手推車中，送去火葬場。我們這些生存者則必須將其骨灰撒在集中營的街道上輾平。

【Appellstehen】

在集中營裡，擴音器每天二次的傳送點名的消息，每天早上工作前及晚上，就用不同的語言播著：德文、波蘭文、英文、俄文、法文、荷蘭文等。SS看管人就衝到每一個房間把每一個人推到街道上，我們必須十個一列的站著，這樣那些管理人才比較好計算。若是預定的人數不正確的話，這樣集合的時間就會繼續的延長下去，直到找到那些不論是生或死的失蹤者為止。若有一個囚犯在早上或晚上的點名集合中，或許因為生病而無法前往；或者是只有一個看管人數錯了，那麼六萬名婦女就要一直站著，直到錯誤釐清為止─經常是好幾小時。

在冬天我們赤裸著雙腳站在冰凍的土地上很久，腳底板因為凍傷而黏在地面上，最後拖著赤露的肉行軍回去；在夏天我們也經常光著腳ㄚ子，站在尖銳的小碎石上。那真的很痛苦！因為在集中營最後二年的夏天，我們都沒配給到鞋子。有誰累到昏倒，那她也必須躺在那直到點名結束，這樣才會被算進去。

扶著虛弱的人是禁止的。

在白天或夜晚中那毫無止境的集合點名，一直是我們這些囚犯可怕的記憶。

這的確是折磨及消滅人種最明確清楚的策略呀！

